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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倍晋三第二次内阁期间是日本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非常 “显著”的时期。安倍在第二次

首相任内,经常出访中东,特别是重点加强与中东海湾重要能源出产国的能源合作关系。安倍第二次内阁

期间,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主要涵盖了石油与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等领域。安倍第二次内阁期

间,日本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是各种因素合力推动下进行的。日本深化对中东能源外交,首要目标

是要绝对维系与确保日本中东能源进口安全,以为日本经济社会正常发展提供绝对支撑与保障,同时适时

乘机扩展和彰显日本在中东地区能够发挥出的独特外交影响力。日本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面临着不

少挑战与问题。未来日本能源消费结构还是相当程度上要依赖油气等化石能源,所以,未来日本客观上无

法避免地还要继续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而是否能够有效深化对中东能源外交,将是检验日本能源

安全战略与日本整体外交智慧的 “观察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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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首相期间 (2012年12
月-2020年9月),是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 “非常

活跃”的一段时期。在安倍第二次首相任内,安倍

频繁出访中东,其中重点加强对中东海湾6个重要

能源出产国 (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科威特

与卡塔尔)的能源外交;不失时机拓展与土耳其、
埃及、约旦及以色列等国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领

域的合作关系;瞄准机会、闪电出访伊朗,与伊朗

维系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彰显了日本在深化

对中东能源外交进程中可以发挥独特的外交作用。
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

是国内外等诸多因素相互叠加、互相促进而形成的

合力所共同推动下而作出的战略决策。安倍推动的

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扭转了日本

因福岛核事故而造成的 “能源危机”局面,有效维

护与确保了日本中东能源进口安全,扩展了日本在

中东的战略影响力。但是,安倍第二次内阁尽管任

期很长,但毕竟时间有限,再加上各种因素的掣

肘,致使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还有很多缺憾与短

板。未来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还面临各种挑战与

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与挑战不容回避。因为未来

10-20年内,日本能源消费结构还会继续相当程

度上要依赖油气等化石能源,日本现任与未来内阁

将会继续深化与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而如何更好

有效地开展对中东能源外交,将会考验着日本外交

的战略智慧。本文拟对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对

中东能源外交作出初步分析,以对中国今后深化对

中东能源外交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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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

对中东能源外交主要内容

  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频频出访中东。访问中

东期间,与中东各国要人会谈时,重点谈及的话题

就是能源合作。日本与中东能源合作重点涵盖了石

油与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等内容。
首先,日本和中东产油国重点加强石油与天然

气合作。
根据2021年 《日本能源白皮书》公布的数据:

2019年度日本对中东地区的石油依赖度占比是

89.6%,与此相对应的是,2019年度美国对中东

石油依赖度是12.9%,经合组织 (OECD)欧洲国

家是18.1%。日本从中东进口石油占比较多的国

家依次为:沙特阿拉伯34.1%,阿联酋32.7%,
卡塔尔9.3%,科威特8.9%,阿曼1.7%,巴林

1.4%,伊拉克1.1%;2019年度日本从中东地区

进口天然气占比是17.0%,其中卡塔尔为11.2%,
阿曼为3.9%,阿联酋为1.9%[1]。从以上数据可

以看出,日本石油进口高度依赖中东地区,而安倍

晋三访问中东期间,与各个产油国领导人会谈时都

必然会提到稳定原油供应问题。2013年安倍在访

问沙特时双方发表的 《日沙加强全面伙伴关系的共

同声明》中表示:双方强调稳定国际原油市场的重

要性;日方对沙特方面采取平衡政策向日本稳定供

给石油并成为日本值得信赖的稳定供给源表达衷心

谢意;而沙特方面则郑重承诺向日本稳定供给石

油[2]。2020年1月,安倍在访问沙特期间,与沙

特王储穆罕默德以及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
本·萨勒曼举行会谈时,均谈到了要继续巩固沙特

作为日本稳定原油供给国地位的重要性。2013年5
月,安倍在访问阿联酋期间,与阿联酋领导人就加

强原油供应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在双方发表的

《日阿强化面向安定与繁荣的全面伙伴关系概况介

绍》中就重点谈及石油合作:日本石油企业在投资

开发阿联酋油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阿联酋方面

希望日本企业今后继续在投资油田开发领域扮演重

要角色;石油上游领域开发是日阿两国伙伴关系的

基础,两国在石油领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要继续

加强在石油领域合作关系[3]。2018年4月底,安

倍再次访问阿联酋期间,与阿联酋领导人重点商谈

了扩大深化石油合作事宜:双方对日阿在石油领域

深化合作深感满意;特别是日本企业得以延长在阿

联酋油田投资权益,安倍深表谢意;双方确认今后

继续扩大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项目[4]。2013年8
月,安倍在访问巴林与科威特期间,分别与巴林和

科威特领导人重点谈及要在石油天然气领域加强合

作的意愿,比如:日本与巴林和科威特合作建设炼

油厂、日本向巴林与科威特派遣石油工业专家与工

程师等。2013年8月,安倍访问卡塔尔,与卡塔

尔方面就重点洽谈了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事宜:双

方确认了国际原油市场稳定的重要性;对卡塔尔承

诺以有助于稳定原油市场的方法继续向日本稳定供

给石油天然气表示欢迎[5]。
第二,日本和中东一些国家加强可再生能源

合作。
日本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已经积累了很多的技术

与经验,比如在太阳能与风能领域,日本在西方发

达国家阵营中走在了前列,而中东一些国家特别是

石油天然气储藏量与生产量不是很丰富的国家,对

开发可再生能源有很大的意愿与需求,故而日本与

一些中东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有很大的合作潜

力。2013年8月,安倍在访问科威特期间,与科

威特领导人会谈中就谈到了日科两国在太阳能发电

与可再生能源领域加强合作的事宜[6]。同年8月,
安倍在访问巴林期间,与巴林领导人就加强太阳能

领域合作达成共识[7]。2015年1月,安倍出访埃

及期间,与埃及总统塞西会晤时就谈及了日埃在可

再生能源领域谋划合作的事宜,塞西总统非常欢迎

利用日本最先进技术在埃及建设太阳能电站[8]。

2015年1月,安倍访问约旦期间,与约旦领

导人会谈时就谈及了日约两国加强可再生能源合作

的问题:约旦首相恩苏尔高度评价日本高超的太阳

能发电技术;安倍对日本三菱商事参与设计约旦最

大规模的太阳能电站、三井物产能在约旦投资建设

太阳能电站表示欢迎与感谢[9]。
沙特是全球石油生产大国,但是沙特近年来提

出了雄心勃勃的 《沙特2030愿景》,其中发展与引

进可再生能源就是其中重要战略目标。自2019年

7月以来,沙特电力公司和日本经济产业省一直在

合作,计划在沙特引入基础设施,以便使用能够以

最合适的形式稳定地提供可再生能源的物联网技

术;2020年8月起,由日本新能源与产业技术开

发机构
 

(NEDO)
 

支持的日本企业在沙特开展了示

范项目,在该项目中,太阳能光伏板、储能系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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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系统
 

(EMS)
 

将被打包成一个混合系统,
这种混合动力包将使用日本技术,不仅有望成为在

沙特开展业务的日本企业的里程碑,而且还将为沙

特的能源多元化改革作出贡献;2019年11月,日

本派遣了10家节能与可再生能源领域代表企业访

问沙特,与沙特方面就可再生能源领域技术合作、
日本帮助沙特提升节能与可再生能源技术水平进行

了洽谈[10]。
第三,日本与中东一些国家在核能领域谋划

合作。
尽管2011年3月日本经历了惨重的福岛核事

故,但是,日本并没有彻底放弃核能。安倍第二次

内阁期间在访问中东时与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

国谈及了核能合作事宜,其中重点加强与土耳其的

核能合作关系。2013年5月,安倍率日本经济界

要人访问土耳其,与土耳其签署了 《日土核能发展

合作协定》。同年10月,安倍在半年内再次访问土

耳其,与土耳其签署了 《日土关于核能与科技领域

合作共同宣言》,该宣言着重指出:日土两国拟在

土耳其建立旨在培养核能领域专家以深化双方教育

科技合作的国际大学,为该大学早日成立,今后应

迅速建立两国合作委员会,着手建校筹备工作[11]。

二、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强化对

中东能源外交的深层目的

  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正好是日本福岛核事故

之后造成的 “能源危机”时期,当时的日本核能基

本被搁置,核能处于 “何去何从”与 “是否完全废

除”的徘徊观望时期 (即使是现在日本核能还是处

于缓慢滞后状态)。在核能无法维系与支撑国内能

源安全的大前提下,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后一项重

要外交使命就是要在中东深化与拓展能源外交,既

要继续巩固与稳定日本长期以来形成的中东能源进

口渠道安全,又要以能源合作为载体而不断扩展日

本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影响力。
首先,加大对中东能源外交力度是为确保与维

护日本能源安全。
美国著名学者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认为:日

本在能源资源禀赋上是很 “脆弱”的国家,只要在

全球的资源和贸易的有序流通中哪怕是出现最轻微

的混乱,日本就会遭受伤害,更不用去说全球的总

体稳定遭到冲击时日本将是何等 “脆弱”了[12]。

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核能遭遇重大挫

折。为了确保日本国内经济与社会顺利发展 (包括

防务部门与产业),确保稳定的石油与天然气等化

石能源进口来源地,就是日本能源外交的核心要

义。而加大能源外交力度的地区自然首选中东地

区,这与中东地区的天然资源禀赋是分不开的。中

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地区,是全球石油储量与产量最

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根据权威的 《BP世界能源统

计年鉴2021》统计资料,截止2019年底,中东海

湾国家石油储量分别为:沙特2
 

976亿桶,伊朗

1
 

578亿桶,伊拉克1
 

450亿桶,科威特1
 

015亿

桶,阿联酋978亿桶,卡塔尔252亿桶,阿曼54
亿桶;2020年中东海湾国家石油产量分别为:沙

特11
 

039 (千桶/天),伊拉克4
 

114 (千桶/天),
阿联酋3

 

657 (千桶/天),伊朗3
 

084 (千桶/天),
科威特2686 (千 桶/天),卡 塔 尔1

 

809 (千 桶/
天),阿曼951 (千桶/天)[13]。中东海湾地区凭借

着丰富的石油储量与巨大的产量,成为左右全球能

源市场的关键国际行为体。而对于日本来说,福岛

核事故后需要稳定与可靠的能源进口来源地,中东

地区就成为不二之选。得益于从中东地区源源不断

的能源进口,日本获得了维系与支撑国内各项事业

发展所必需的能源,从而扭转了福岛核事故后日本

一度陷入的 “能源危机”局面,使得在福岛核事故

后十年间,日本核能陷入低潮与徘徊之际,绝对确

保了日本能源安全,保障了日本能源安全免受 “油
断”之危险。

第二,在加强与中东各国能源合作关系的同时

确保日本中东海上能源运输通道安全。
法国学者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认为:对于

世界油气供应而言,保障海上运输线的安全至关重

要;全球2/3的原油及其衍生产品的出口每天都需

要用油轮来运送;中东地区大宗原油出口,需要进

行长 途 运 送,选 择 运 送 的 工 具 都 是 巨 型 油 轮

(20万~30万吨)甚至是超巨型油轮 (35万~
55万吨);而在海上航行的各类型油轮每天都要经

过全球海上 “咽喉要道”———狭窄、地势险要且容

易造成拥堵的海峡;容易拥堵的海峡反而更容易成

为恐怖分子和海盗锁定的目标[14]。
从地缘政治视角考虑,日本近年来不断深化对

中东能源外交的深层考虑是要确保与维护本国从中

东进口能源的海上通道安全。
这是因为:一是扼守着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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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东海湾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伊拉

克、科威特、伊朗与阿曼这8个海湾国家对外出口

能源的必经通道,同时,霍尔木兹海峡是包括日本

在内的能源消费与进口国海上运输能源的必经通

道;二是霍尔木兹海峡连通的波斯湾与阿曼湾这一

海域,向来是全球地缘政治形势高度敏感的地区之

一,该海域周边国家众多,各个国家之间有着纷繁

复杂的纠纷与矛盾,经常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过

往船只 (特别是油轮)遇袭事件,而一旦霍尔木兹

海峡发生船只遇袭事件,就会造成该海峡拥堵或者

致使运输原油的油轮到达目的地大幅延迟与滞后;
三是引发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地缘政治形势紧张事

件,都会带来一系列连锁效应,也即,霍尔木兹海

峡一有任何 “风吹草动”,必然会引发国际油价上

涨,而国际油价的上涨,随即会引发能源消费与进

口国国内民众与市场的 “恐慌反应”①。为此,作

为高度依赖中东能源进口的日本,对于波斯湾—霍

尔木兹海峡—阿曼湾这一海上运输能源必经通道的

安全必然是高度关注,因为,运往日本的巨型油轮

如果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这一关键海

上通道遇袭或者遇堵,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给日本能

源安全构成威胁,日本不能不对此怀有 “警惕感”
与 “危机感”。例如,2019年6月,安倍晋三作为

日本首相 (时隔41年之久)“闪电”访问了海湾重

要国家伊朗,其中一个重要动因就是为了确保霍尔

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海上通道的安全,而安倍在与伊

朗领导人会谈时重点谈及了维护霍尔木兹海峡安全

的重要性。
第三,以能源合作为切入点,拓展与中东的全

面合作关系。
日本深化与中东的关系,能源合作自然是主题

之一。但是近年来,特别是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
日本加强与中东的关系,能源合作不是唯一要达到

的目的。能源既是日本与中东深化关系的助推器,
又是日本与中东拓展合作关系的切入点,这从安倍

往访中东国家期间与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时的内容

可见一斑。比如安倍出访海湾产油国期间,在与访

问国领导人会谈时,除了要谈及能源合作外,还要

就防务安全、政治领域重大问题、经济贸易、教育

科技卫生、人文交流、人员互访与地区和国际热点

问题等协商或者交换意见。这主要是因为:如果日

本在加强与中东产油国关系时,“直截了当”就要

洽商能源合作,就会给中东产油国留下 “仅仅是冲

着能源利益而来”的片面不好印象,长此以往会对

日本深化与中东产油国的互信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故此,为了给中东产油国嵌入 “日本不单单是纯粹

为了能源”的好印象,在与中东产油国深化能源合

作关系的同时,日本近年来加大了与中东产油国全

方位合作关系。这个 “全方位”的内涵包括:一是

超越了单纯的能源合作;二是合作范围扩展到了政

治、经济、安全、人文、教育、科技、文化与地区

及国际热点问题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 (难民问

题、恐怖袭击与海盗问题等)等各个领域;三是不

仅仅是日本单方面从中东进口能源,而且日本还要

在自身擅长或者领先于世界的可再生能源、新能

源、节约能源与提高能效等领域与中东国家进行深

度合作②。
第四,以能源为载体,着力彰显日本在中东地

区的战略影响力,谋划提升日本在中东地区的大国

存在感。
日本对中东地区的能源外交,能源———客观上

必然是双方合作的载体。但是,在能源这个合作载

体抑或是平台上,日本近年来开展与深化的对中东

能源外交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一是借助能源这个

载体,着力彰显日本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影响力。随

着美国近年来逐步从中东地区采取战略收缩政策,
美国的战略影响力从冷战时期以及后冷战初期的战

略巅峰状态逐渐下滑。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日本

觉得,在美国收缩从中东地区战略影响力的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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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18年,流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以及石油制品出口量达到2
 

070万桶/天,约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21%,就原油贸易流向而言,通过

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75%以上都流向亚洲,而该海峡一旦被封锁,全球原油供应量将减少1
 

500万桶/天。该海峡同时也是卡塔尔

和阿联酋液化天然气 (LNG)出口的必经之地,全球LNG出口量的25.6%将经过该海峡流向全球各地,虽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

LNG出口量仅占全球天然气消费量的约3%,但相比原油市场,天然气市场的地域性和全球性关联更强,一旦该海峡区域LNG贸易

受到干扰,将会给LNG进口国的能源定价带来重大影响。(参见王海军 《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温对全球油气市场影响几何?》,载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官网https://www.shpgx.com/html/xyzx/20190818/1907.html)

在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安倍经常出访海湾6个产油国:沙特、阿联酋、阿曼、卡塔尔、科威特与巴林,而在安倍与这6个产油国领

导人会谈后发表的 “共同声明”中,均着重强调了 “全方位”这个字眼。



应该及时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适时伸展与彰显日本

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影响力。日本认为自己与中东各

国既没有过往殖民纠葛历史,又没有领土纠纷,亦

没有宗教与民族矛盾,正是因为日本没有了像英法

美等西方国家那样与中东地区复杂纠葛的历史包

袱,而可以均衡发展与中东地区各国的关系。二是

通过能源这个不太敏感的合作平台,谋划介入中东

地区热点问题解决过程,以此凸显日本在中东地区

的大国存在感。相较于中东其他此起彼伏的热点与

难点问题,能源问题在中东显得不是那么过于敏

感,而且能源问题也可以当作是一个 “借力使力”
的工具。通过能源合作———这个合作桥梁,在解决

中东热点问题上,日本可以扮演 “中间人”与 “协
调人”角色,而且日本认为自己可以发挥出美欧等

西方国家发挥不了的作用,起到在美欧与中东一些

国家 “牵 线 搭 桥”的 独 特 功 效。比 如,安 倍 在

2019年6月突访伊朗,而伊朗是反美国家,美国

与伊朗关系长期处于僵持状态,但日本既是美国的

盟国,又同时与伊朗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
日本认为自己可以在美伊之间充当独特 “协调人”,
在美伊之间 “穿针引线”,既能替伊朗传话给美国,
又能给美国化解 “美国与伊朗不便直接会面的尴

尬”。而安倍2019年突访伊朗,确实是当年引发国

际舆论高度关注的事件之一,一定程度上成功 “放
大了”日本在中东的战略影响力,刷新了国际舆论

对日本与中东关系 “不过是停留在能源合作上”的

陈旧认知。
第五,争取扩大日本企业在中东自主开发油气

田的比例。
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加大了支持日本企

业投资中东油气田的力度,力争巩固与扩大日本企

业在中东自主开发油气田的比例或份额。其中典型

例子就是日本自主开发阿联酋油田。2018年2月,
日本大型能源企业———国际石 油 开 发 帝 石 公 司

(INPEX)
 

获得了阿联酋大型油田下扎库姆油田

10%的权益,2019年3月,国际石油开发帝石公

司又获得了阿布扎比新的油田探矿权益,而获得阿

联酋下扎库姆油田开发权益,是日本中东能源外交

“引以为傲”的重大成果[15]。
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日本在通过长期开展中东

能源外交的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只有切实

提高日本自主开发油气田比例,才能更好保证日本

中东能源进口安全;如果一些中东产油国发生战乱

或者恐怖袭击事件等突发事件致使一些中东产油国

能源出口受阻甚至中断,那么,日本自主开发的油

气田就能在关键时候确保日本中东进口能源渠道保

持畅通。二是巩固与扩大日本企业在中东自主开发

油气田比例是一件对日本与中东各国互利双赢的事

情,也即: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既能确保日本企业

在中东油气田的权益,而且还在建设与油气田密切

相关的基础设施 (比如港口码头、输油管道、道路

以及医院和学校等)过程中,让中东一些产油国受

益;这种受益不仅给中东产油国政府带来收入,而

且也能惠及产油国普通民众 (比如解决就业)。在

互利双赢的过程中,日本既能获得可靠的能源进口

来源,又能赢得中东产油国政府与民众的好感与信

任,而随着双方互信的不断加深,能更好助力日本

在中东地区拓展能源外交,更能深化日本与中东产

油国的关系,使日本与中东关系走深走实。

三、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及未来日本

对中东能源外交面临的挑战

  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期间,对中东地区进行了

高频率访问,其对拓展与加深日本对中东的能源外

交取得了一定成果,稳定与巩固了日本作为中东重

要能源出口市场的地位,对确保日本能源安全起到

了重要作用。尽管安倍在他长达近8年的首相任期

里,高度重视对中东能源外交,但还是留下了一些

缺憾。未来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继续面临着不少挑

战与问题,而且这些挑战与问题,将会给未来日本

对中东能源外交的深化与拓展带来消极与不利

影响。
首先,日本能源进口安全高度依赖中东地区,

如果未来能源进口来源地继续 “唯中东化”,将会

给日本能源安全带来潜在巨大风险。
美国著名学者汉斯·摩根索对日本高度依赖中

东能源带来的潜在巨大危险就有比较精辟的分析:
一个在其他任何方面没有权力的国家,从传统的权

力角度看不是 “强权”,却能对除了缺乏一种资

源———石油以外具有所有权力工具的国家行使巨大

的 (在某些条件下甚至是决定性的)权力;日本要

依赖于中东的石油供应,如果中东石油生产国因为

某种原因对日本实行彻底禁运,它们就能够摧毁日

本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如果它们带着政治条

件威胁实行禁运,甚或能将日本降到 “卫星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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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使日本依附于中东产油国[16]。
福岛核事故后日本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与天然

气等化石能源的比例居高不下,2018年日本石油

与天然气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高达62%,其中

石油占比为39%,天然气占比为23%,煤炭占比

为27% (化石能源总占比达到89%,而可再生能

源与新能源占比为7%,核能占比仅为4%)[17]。
而化石能源中石油进口又极为倚重中东地区,近年

来对中东依赖度一直维持在85%~90%左右。尽

管近年来日本也在谋划能源外交多元化,但效果不

大,比如说日本曾经极力想扩大从俄罗斯远东地区

进口原油,但受日俄之间旷日持久的领土争端影响

而致使日俄关系踟蹰不前,最终使得日本通过拓展

俄罗斯能源进口渠道以大幅减少对中东能源依赖的

梦想落空。日本单纯从中东原油进口的依赖度愈

高,那么,日本面临的能源安全风险就愈大,其对

未来日本能源安全的潜在消极影响就愈深。
第二,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复杂,日本随时

面临着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溢出”的风险。
中东海湾地区位于全球能源资源储量密集的

“战略空白区” (strategic
 

ellipsis),而在 “战略空

白区”,国家之间的对立、扩张领土和追求威望的

动机、教派冲突和意识形态分化、次级行为体的活

动、石油民族主义的觉醒,都给能源供应安全增添

了变数;能源资源密集型国家经常受到经济不振、
治理失灵、缺乏民主、本地动荡和冲突的影响;
“石油国家”在政治上一直存在体制不稳定、财富

分配不平等和腐败问题;油气资源容易成为引发地

方分离主义冲突的 “导火索”[18]。
中东地区是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

之一。该地区不仅国家众多,更重要的是,由于该

地区各国国情、历史、民族、宗教 (或者宗教派

别)、文化与语言不同,致使该地区政治局势复杂

多变、各种矛盾、纠纷抑或冲突频发。不仅如此,
由于诸多复杂深刻的因素而使得极端主义与恐怖主

义思潮近年来在中东一些国家有 “凸显”的倾向,
导致中东一些地区不时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恐怖袭

击再加上一些国家因内部冲突 (如叙利亚与也门

等)产生的大批难民,使中东地区成为全球非传统

安全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之一。中东地区地缘政治

形势紧张引发的任何 “局势动荡”都会使得中东地

区———全球最重要的原油产地———产生 “溢出”效

应,即全球油价波动。而全球油价波动,其最直接

的波及对象就是高度依赖中东地区原油进口的国

家,而日本显然是受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影

响最为明显的国家之一。
第三,日本一直在中东谋划 “平衡外交”,但

“平衡外交”不 “平衡”,未来可能会有潜在危险。
综观安倍第二次内阁以来的日本中东外交,可

以发现,安倍对中东海湾7个产油国以及另外5个

中东国家均进行了访问,这些访问表面上看有 “平
衡”之感,但如果仔细深究,却可发现其本质上并

不 “平衡”。这是因为,安倍之所以要在中东体现

出 “平衡外交”,主要是因为安倍要汲取日本在20
世纪70年代因中东战争引发的震惊全球的 “石油

危机”(当时的日本遭受严重冲击)之经验与教训,
而必须在中东采取 “平衡外交”战略。而所谓日本

中东 “平衡外交”战略,其核心要义之一是要在阿

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 (即阿以之间)保持平衡,
特别是不能偏向以色列一方,因为海湾产油国 (伊
朗除外)都是阿拉伯国家,所以日本在开展与深化

对中东能源外交时不得不要慎重考虑阿以关系,不

得不在阿以之间保持平衡。
但是,近年来特别是安倍第二次内阁以来,日

本中东 “平衡外交”开始发生某些微调,也即在保

持已有的 “阿以之间平衡外交大框架”之外,还在

谋划构建新的 “平衡外交”战略。这种新的 “平衡

外交”战略表现在:一是在中东海湾产油国之间搞

“平衡外交”,既高度重视与海湾产油国 “执牛耳”
者———沙特的关系,亦重视与海湾几个小国的关

系,比如科威特、巴林与卡塔尔这3个小国;二是

在整个海湾国家之间搞 “平衡外交”,既要继续保

持与深化和海湾6个传统产油国 (即海湾合作委员

会六国)的关系,又要谨慎拓展与伊朗的关系。不

过,日本在中东谋划与实施 “平衡外交”,不免有

“平衡之中不平衡”之遗憾。这主要是因为:一是

原有的 “大平衡外交”框架,守旧有余、创新不

足,在遵守既有的在 “阿以之间”保持平衡之余,
并没有继续在阿拉伯国家之间拓展平衡外交,比如

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他就没有去访问阿拉伯重要

国家阿尔及利亚 (亦是重要能源出产国家)、摩洛

哥与突尼斯等国;二是新的 “平衡外交”战略亦是

“美中不足”,对于海湾重要能源出产国伊拉克,安

倍第二次内阁期间,就未曾访问,尽管可以以 “伊
拉克处于战后恢复状态、不是恰当访问时机”为借

口推脱,但是到安倍任期快要结束时,伊拉克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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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了战后混乱阴影且已恢复了原油出口,安倍却

对伊拉克 “视而不见”,本身就是对自身推行中东

“平衡外交”的贬损;不仅仅是没有重视伊拉克,
就是其他海湾产油国比如巴林、科威特与卡塔尔亦

是重视不够,这可从安倍对这3个海湾小国的访问

次数就可见一斑 (都仅仅是1次);三是新的 “平
衡外交”中对伊朗 “平衡外交”亦没有收到突出效

果,2019年安倍突访伊朗,当时主要目的是为了

充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 “协调人”,同时也可以借

机调解伊朗与其他海湾国家之间的纠纷矛盾 (比如

伊朗与沙特之间的矛盾纠纷),以 “平衡者”的姿

态出现在伊朗面前,但是,安倍调解美国与伊朗之

间持续多年的纠葛敌对关系,并非易事,伊朗与美

国关系迄今僵局难解,难以完全恢复正常外交关

系,就可证明安倍在伊朗推行 “平衡外交”难以说

是收到了成效。
第四,日本在中东拓展与深化能源外交,客观

上抑或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能源消费进口国产生激

烈竞争局面。
鉴于中东地区是全球 “油库”的战略优势地

位,中东地区向来是各个能源消费进口国重点关注

的能源主产区。在重点从中东地区进口能源国家

中,不仅仅是日本,还有美国、印度、韩国、意大

利、德国、英国与法国等国。尽管美国近年来得益

于 “页岩气”大开发减少了从中东地区进口油气比

例,但是美国在冬季用电高峰期,仍然继续从中东

地区进口大量原油,因为美国国内页岩油气开采毕

竟成本高且产量不一定稳定,而且,更重要的是,
近两年美国页岩气产业不景气 (诸多因素造成的),
致使美国不得不继续从中东地区进口原油,所谓美

国 “完全摆脱对中东原油的依赖,彻底实现能源独

立”的说法,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一定能够完

全实现。除了美国这个传统中东能源消费进口大国

外,比如和日本同处于东北亚的韩国,也是高度依

赖从中东地区进口油气,而且韩国近年来亦在重点

加强对中东地区的能源外交,比如韩国重点加强与

沙特和阿联酋的关系,而这两个中东重要产油国,
本身亦是日本重点加强能源外交的对象国,这在无

形中、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局面。因为,日

韩两国都是经济发达国家,国内本土油气蕴藏量缺

乏,且进口来源地与进口油轮海上航线高度重迭,
两国围绕着中东油气进口之争,即使不一定是主观

刻意为之,也客观上注定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众

多中东能源进口大国中,还有一个能源消费进口大

国———印度,更是日本不能忽视的竞争对手,因为

印度是新兴经济大国,人口众多且增速很快,国内

油气产量难以跟上急剧增加的能源消费需求步伐,
于是印度自然要增加从中东地区能源进口量,因为

印度本土距离中东海湾产油国很近,无需像日本那

样远距离长途海上运输原油,而中东产油国也乐意

向印度这个巨大能源消费市场出售油气。
第五,日本中东核能外交遇阻,核能外交在中

东地区拓展并不顺畅。
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曾经3次出访土耳其,

其主要目的是与土耳其洽商核能协定,但是日土核

能协定进展不顺利,最终日土核能合作项目被搁

置。究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福岛核事故后,安倍

内阁仍然坚信日本核能技术属于世界一流水平,所

以就在海外大力推销核能外交,以便在海外扩展日

本能源外交影响力,并能彰显日本不仅是能源消费

进口国而且是先进绿色能源———核能 “推广者”的

角色定位,故而把日土核能合作项目当作是日本在

中东核能外交的 “标志性”项目。但是,福岛核事

故后,全球各国都高度重视核电站的安全建设,土

耳其亦不例外,在与日本洽谈核电站建设过程中,
不可避免要谈及核电站安全建设费用问题,但是日

本方面鉴于福岛核事故教训,大幅提高了核电站安

全维护建设费用,土耳其方面表示为难,双方最终

因核电站安全维护费用抱有分歧而不得不搁置日土

核能合作项目。日本投资建设土耳其核电站项目遭

遇变故,致使安倍内阁在中东拓展核能外交遇阻,
而且,因为日本国内核电站大规模恢复运转困难重

重,反核电舆论高涨,所以未来日本要想继续在中

东地区推广核能外交,恐将会继续遇到各种变数与

阻力。

四、日本中东能源外交对中国

中东能源外交的借鉴与启示

  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是日本中东能源外交 “非
常活跃”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日本中东能源外

交有得亦有失、有经验亦有教训,总结与提炼这段

时期日本中东能源外交中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可

以为中国今后深化对中东能源外交提供一些有益的

借鉴与启示。
首先,日本对中东能源外交高度重视与海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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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6个国家的关

系,中国可以拓展与深化和海合会的关系。
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安倍高度重视与海合会

6个国家 (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

与阿曼)的关系,而在其第二个首相任内,安倍遍

访6国,按出访次数来排序是:阿联酋 (3次)、
沙特 (2次)、阿曼 (2次)、卡塔尔 (1次)、科威

特与巴林 (都是1次)。这主要是因为:海合会六

国皆是能源储量与产量很丰富的国家,而沙特更是

全球原油储量与产量都位居前列的能源大国,深刻

影响着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与版图,日本能源进

口高度依赖海合会六国,从绝对确保日本能源安全

视角来考量,日本必须重视与海合会六国的能源合

作关系。另外,海合会是海湾地区最重要的地区合

作组织,日本早在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 (2006年4
月)就启动了与海合会的自贸协定谈判,尽管迄今

为止日本与海合会就缔结自贸协定仍处于谈判进程

之中,但是不排除未来数年内日本可能与海合会自

贸协定谈判有达成意向的可能性。
自海合会1981年5月成立之时,中国即与其

建立了联系。中国与海合会之间合作空间很大。中

国与海合会应着力构建一种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
积极拓展海合会市场,大力发展对海合会的服务贸

易,鼓励中国企业到海合会国家投资,加大在生活

用品、建材、制造与餐饮等领域的投资;同时出台

政策吸引海合会国家投资中国的石化产业,形成相

互依存的格局[19]。
鉴于此,中国今后深化对中东能源外交可以继

续重视与海合会六国的关系,特别是重视与沙特、
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等国的关系,同时加快推

进与海合会的自贸协定谈判进程,以利于中国提升

和海合会这一中东重要地区组织的整体合作关系。
第二,日本中东能源外交战略重在 “平衡性”,

但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却没有完全做到平衡均等对待

中东各国,带有一定的 “功利性”色彩,中国可以

继续整体平衡推进与中东各国的关系。
日本中东能源外交奉行 “平衡”战略,但这种

“平衡”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真正做到

“平衡”。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日本是美国的盟国,
而中东地区长期以来是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影响与

控制范围,所以日本在中东地区施行的 “平衡外

交”不得不在日美同盟框架内开展与实施,比如

2019年日本与伊朗关系互动达到很密切的程度,

但是日本深化与伊朗关系毕竟还是没有超出日美同

盟这个大框架,而且日本与伊朗关系 “热络”的背

后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美国因素的存在,因为安

倍当年突然高调访问伊朗,其中一项重要 “使命”
就是为当时已经矛盾尖锐化的美国与伊朗关系进行

调解与斡旋。二是日本在中东推行 “平衡外交”过

程中,带有很强 “功利性”色彩,对于中东海湾国

家之间的矛盾分歧,日本并没有做到 “平衡”,而

是 “静观其变”。比如对同是海湾重要能源出产国

卡塔尔与其他中东海湾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歧 (2017
年6月5日,沙特、巴林、阿联酋、埃及、也门及

利比亚等国指责卡塔尔支恐并破坏地区安全局势,
分别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即 “卡塔尔外交危机”),
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就保持了 “低调与冷处理”,
既没有公开声明完全支持卡塔尔方面、抑或完全支

持沙特等国,更没有主动去访问卡塔尔以调解 “断
交危机”。因为,日本觉得,卡塔尔断交危机涉及

到日本能源外交最为倚重的沙特等国,如果完全站

到卡塔尔一边,必然会引发沙特方面的反感,所

以,只能是 “保持观望”状态,静待事态发展。从

2017年卡塔尔断交危机事件中可以看出,日本推

行的中东 “平衡外交”,有 “投机”与 “功利性”
色彩。鉴于此,中国今后深化发展对中东能源外交

时,可以汲取日本经验教训,以中阿合作论坛为平

台、以 “一带一路”为切入点,整体平衡推进与中

东和全体阿拉伯国家的能源合作关系。
第三,日本中东能源外交进入 “全面化综合实

施战略阶段”,与一些中东产油国构建了 “全面伙

伴关系”合作框架,中国亦可与中东一些国家提升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并继续充实合作内涵。
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与海合会六国均构建

了 “全面伙伴关系”合作框架,与土耳其构建了

“战略伙伴关系”合作框架。凸显了日本对这些国

家的重视程度,反映了日本与这些国家合作水平的

提升,蕴含了日本中东能源外交进入战略高度的深

意。日本与中东一些国家提升合作水平,未来可能

会产生相互促进与相得益彰的效果,即,日本能顺

畅确保中东能源进口渠道安全、维护日本整体能源

安全;而中东一些国家则可以通过引进与吸引日本

的资金和技术或者获得日本各种援助,以为各自国

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从而最终壮大各自国家的

实力。鉴于此,今后中国深化对中东能源外交时,
可以与一些国家 (海合会六国、伊朗、土耳其、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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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色列与约旦等国)提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

平,并不断充实双方合作内涵,以利于中国更有效

开展对中东的能源外交。
第四,日本高度重视中东海域海上能源运输航

线安全,中国亦要重视中东周边海域能源运输航线

安全。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海上能源运输的 “咽喉要

地”,该海峡地缘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可以说 “牵
一发而动全身”。对于日本来说,由于对中东海湾

国家的能源进口依赖度非常高,故而高度重视霍尔

木兹海峡安全。《日本能源白皮书》公布的数据显

示:在西方国家中,日本面临的像霍尔木兹海峡这

样典型的 “海上阻塞点”的风险系数是最高的:法

国是62.7%,德国是55.8%,美国是29.3%,英

国是11.1%,而日本则高达180.2%[20]。这个数

据充分反映了日本极端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这条

日本海上能源运输大动脉,以维系日本能源安全的

重要性。为了维护运往日本的巨型油轮途径霍尔木

兹海峡的安全,为了避免发生油轮遇袭或者其他突

发事件致使该海峡出现堵塞事故,安倍第二次内阁

期间,在访问海湾国家时,特别是伊朗、阿联酋与

阿曼这3个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海上航线国

家,安倍均会向对方国家政要重点谈及确保与维护

霍尔木兹海峡往来船舶的安全。鉴于此,中国今后

深化拓展对中东能源外交时,要与海湾有关国家洽

商协调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安全,双方可以合

作联手以预防恐怖分子袭击过往油轮等极端突发事

件发生。
第五,日本核能外交在中东遇阻受挫,中国可

以在中东拓展核能外交。
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原本想在中东地区大力拓

展核能外交,但事与愿违,安倍谋划的中东核能外

交前功尽弃。未来是否还能在中东开展核能外交,
既取决于中东一些国家开发与建设核电站的意愿、
能力、资金以及国际大环境等因素,也取决于日本

国内是否赞成要继续恢复重启核电站以及是否支持

核能外交的舆论氛围。如果这两大条件均不能满

足,则日本中东核能外交将会继续无限期搁置下

去;如果这两大条件中,中东一些国家提出了愿意

与日本合作建设核电站的意向与需求,那么日本中

东核能外交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如果这两大条件

中,中东一些国家根本没有表现出对日本核能技术

的 “青睐”,那么即使日本国内舆论氛围理解或者

支持日本开展核能外交,那也不一定可以在中东地

区成功开展核能外交。鉴于此,中国今后可以在中

东地区大力拓展核能外交,以核能合作为切入点,
既可充实中国与中东友好合作关系内涵,又可为确

保中国能源安全提供战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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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e's
 

second
 

cabinet
 

period
 

was
 

a
 

very
 

“significant”
 

period
 

for
 

Japan
 

to
 

deepen
 

and
 

expand
 

its
 

energy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During
 

his
 

second
 

term
 

as
 

prime
 

minister,
 

Abe
 

frequently
 

visited
 

the
 

Middle
 

East,
 

especially
 

focusing
 

on
 

strengthening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important
 

energy
 

producing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Gulf.
 

During
 

Abe's
 

second
 

cabinet,
 

Japan's
 

energy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mainly
 

covered
 

the
 

fields
 

of
 

oil
 

and
 

gas,
 

renewable
 

energy
 

and
 

nuclear
 

energy.
 

During
 

Abe's
 

second
 

cabinet,
 

Japan
 

deepened
 

and
 

expanded
 

its
 

energy
 

diplomacy
 

to
 

the
 

Middle
 

East
 

under
 

the
 

joint
 

pro-
motion

 

of
 

various
 

factors.
 

Japan's
 

primary
 

goal
 

in
 

deepening
 

its
 

energy
 

diploma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is
 

to
 

absolutely
 

maintain
 

and
 

ensure
 

the
 

security
 

of
 

Japan's
 

energy
 

imports
 

in
 

the
 

Middle
 

East,
 

provide
 

ab-
solute

 

support
 

and
 

guarantee
 

for
 

Japan's
 

norm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ake
 

the
 

opportuni-
ty

 

to
 

expand
 

and
 

highlight
 

Japan's
 

unique
 

diplomatic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
 

Japan
 

faces
 

many
 

chal-
lenges

 

and
 

problems
 

in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its
 

energy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future,
 

Japan's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will
 

still
 

rely
 

on
 

fossil
 

energy
 

such
 

as
 

oil
 

and
 

gas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Therefore,
 

Japan
 

will
 

objectively
 

and
 

inevitably
 

continue
 

to
 

deepen
 

and
 

expand
 

its
 

energy
 

diploma-
cy

 

to
 

the
 

Middle
 

East
 

in
 

the
 

future.
 

Whether
 

it
 

can
 

effectively
 

deepen
 

energy
 

diploma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will
 

be
 

the
 

“observation
 

window”
 

to
 

test
 

Japan's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and
 

Japan's
 

overall
 

diplo-
matic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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